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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山野多生兰蕙，艺兰之风遂得以千古流传。未入浙时，
我只见过建兰，是涟水五岛公园种的。黄黄的叶子，知道不好
养，所以也没有向朋友要。1996年来浙后，才开始养兰；有买
的，也有人送的。兰叶劲挺，有君子之风，实在喜欢。客居他
乡，没有宽敞的庭院，所以兰花一直养不好。尽管如此，还是喜
欢兰花。外出办事，见人家案头有兰花，心里羡慕得很。偶尔逛
花市，也喜欢到专业出售兰花的店里东张西望。记得路桥有个兰
花店的老板是安徽来的，人很朴实，原是养花小工，跟着老师学
了不少艺兰知识。后来就开了一爿店，专门经营兰花种苗及盆
具、花药。章安的杨华满兄，曾在他家店里买过春兰“环球荷
鼎”。两三苗小草，花了几百元钱！其时，杨兄正在做兰花发财
梦。他家里孩子多，不算老人，一家五口都指望他一个人的工资
生活。那时候，他家里二楼的地坪、阳台、楼房一侧的排水槽，
都种上了下山兰。可惜他的投入，至今没有得到回报。他的兰花
梦，应该早醒了。
因为常去安徽人开的兰花店，所以老板与我渐渐相熟。每次

去，他都很高兴的样子，他家离南京很近，所以他一直把我当成
他的老乡看。在讲兰花时，他也与我讲一些家长里短的事。他卖
的兰花，以春兰与蕙兰为多，都用细高的塑料盆养着，所用的植
料，都是松树皮、植金石、红砖粒、松针之类的颗粒料。他卖的
兰花都是全封尖的商品草，花叶姿态清雅，如俊男美女，个个都
非常精神。这些花草不能多看，看了让人迈不开腿、走不动路。
店老板说，他在城南有专门的兰场，育了不少精品兰花。他生意
大约还不错，因为他在花鸟市场的边上，买了楼房。这可是一般
打工者很难做到的事。
诸多兰花名品中，我比较喜欢春兰的宋梅和蕙兰的程字。这

些花，每一个名品后面都有一个风趣的故事。宋梅是清人宋锦旋
发现并培育的，花型小巧圆洁，枝叶半弯，健草易花，不虚春兰
四大天王之美名。至于程字梅，那种士大夫气，更不得了。现在
人们还把它当软黄金看待，一苗草要小半万银子呢。
我养兰花，一般不大看重是否名品。尤其不喜欢怪诞的奇花

奇叶，比如开花如鸡屎团子的所谓天价名品。一般枝叶秀美，花
型端正芳香的兰花，都能满足我的审美需求。同事郑婉燕女士，
也是兰花发烧友，她养的兰花品种多，国兰之外洋兰也有种植，
比如蜜蜂兰、兔耳兰这样土生土长的下山兰，她都很喜欢。她见

我把兰花放在公司一块背阴的草坪上，她也效法，从家里带了几
盆来，与我的兰花放在一处。后来，设备科的尚兄、焦兄也来凑
趣，一下子凑了二十几盆兰花。小小的草坪，变成了不俗的兰
苑。今年春节后，受时疫影响公司推迟开工。梅花开时，郑女士
又特地送我了几品下山兰。其中就有兔耳兰和一些叶品细糯油亮
的建兰。我很喜欢，找盆子用松树皮和风化石种下了，摆在大茶
花树下淋雨，非常期待今年它们能开花。
开始，我们的兰苑仅有春兰、蕙兰、建兰、蜜蜂、兔耳五大

种类。后来，营业部的美女，又从家里带了细叶寒兰来，加上我
新添的素心石斛、岩株、莲瓣兰，现在兰苑共有九大种类兰花。
从兰苑经过的人，都会投以欣赏的目光，连一树红花的茶树，都
被这些小草夺了彩头呢。
兰花实在是容易让人着魔的东西。几款盆兰，本来没有什

么，其背后的几千年中华文化，才是其长盛不衰的原因所在。依
我所见，有这几样爱好可以重树人的灵魂，且有益身心健康：诗
文居其首，书画继其二，丝竹位其三，兰蕙么宜序为四。前三种
都是经年难求的学问，只有艺兰植蕙，是最方便的法门。一个被
生活摧残得不像人样的人，偶尔弄几盆兰花养养，人的身上也会
泛出高雅的趣味。

艺兰植蕙

等把叶亦双送回病房安顿好，念雅随即外出购买生活用
品。薛承坐在病榻前，一脸痛楚地看着插满管子的叶亦双，
鼻子一酸，眼泪便落下来。短短几年，他们之间的感情早已
超越了友情，宛如亲兄妹。他小心翼翼地捧起她那双冰冷的
手，紧紧捂住，“小双，你要振作起来，你要快点醒过来，我
很担心你。”
薛承低下头抹了抹眼角，用力吸口气，尽量不让声音变

得颤抖。“这段时间把你忙坏了吧，那哥就让你休息一会儿，
但是不能睡得太久。你偷懒吧，就许你偷一小会儿。”
薛承才说了几句，就感觉喉咙哽咽了，他又整了整叶亦

双的刘海，不禁想起多年之前，他在叶宏远办公室刚见到叶
亦双那会。稚气未脱的她青春可爱，浑身透着一股灵动的韵
味，仿佛是降临尘寰的小天使。他们的感情是在经历了众多
挫折和磨难之后，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因此显得弥足珍
贵。他总觉得自己和她业已历经了几个轮回的缘分，一直持
续到了这辈子。
他认为照顾她是件义不容辞的事情，也是一种责任。她

的父亲对他有知遇之恩，他承诺要报答叶宏远，就要担起照
顾她的重任。在这几年里，他成功演绎了大哥这个角色，他
需要给她温暖的依靠，让她的人生不再失望或有遗憾。他替
叶亦双感到痛心，觉得人生是何等的无奈，逃避不了也逃脱
不开。你会无望，但要承受，犹如在大海中漂泊，就算骇浪
滔天，也要苦寻停靠的港湾。
“亦双，你可不能就这样放弃了！”他突然感到一阵慌
乱，他想到她在经历了惨淡的人生之后，会自暴自弃，借着
车祸这个死亡节点，在潜意识里放弃自己的生命。
“小双！你快点醒过来吧，你可不要吓唬哥啊！”薛承的
声音渐起，仿佛恐惧已经湮没了理智，他一眼瞥见床头的警
示铃，毫不犹豫地重重砸了下去。
没过一分钟，一位年轻的护士便急急忙忙地推开门，“出

什么事情了？”
薛承马上抓住她的双臂，焦虑地喊道：“护士，她怎么还

没有醒过来，是不是出现意外了？你快叫医生过来给她看
看，不然就太迟了！”
“你先不要着急，等我看看再说。”护士使劲挣脱了他的
双手，下意识地揉了揉手臂，又一脸不高兴地瞧了他一眼。
“快叫医生过来。”薛承又重复道，但声音已经比刚才低
了很多。
护士赶紧俯下身仔细检查一番，见病人安然，这才稍微

松了口气。刚才薛承的诡异行为着实把她吓了一跳，她转过
身来白了他一眼，“病人的情况稳定，没有什么异常啊。你就
放心吧，手术之后，病人肯定会昏迷一段时间的。”
“真的？”薛承狐疑地看着她。
“我骗你做什么！”护士不高兴地说：“我看你是紧张过度
了，适当休息一下吧。”
薛承听了，悬着的心忽然落了下来。他就像只泄了气的

皮球，一下子就瘫下去。长久以来的工作压力和叶亦双的车
祸，把他的心理防线差点压垮了。

护士又重新检查了一遍仪器，确认无误后，便对薛承
说：“病人这边没有什么问题，我建议你去休息一下。”
薛承抬起双眼，无力地点点头，“谢谢你。”
护士说道：“医护资源有限，不要再开玩笑了。”
正在这时，纪凡、萧羽伈和百里焱一起推门进来。百里

焱立马问：“亦双怎么样了？”
护士蹙起眉心，赶紧说：“小声点！”
“病人还好吗？”纪凡和萧羽伈同样心切万分。
“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不过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护士
看了看薛承，又说：“倒是旁边的先生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他
的神经绷得太紧了！”
“他怎么了？”百里焱指指呆坐一旁的薛承，一脸疑惑。
护士严肃地说道：“有些家属因为太担忧，再加上劳累过

度，会导致情绪失控，更有甚者会发生晕厥现象。”
百里焱听了一脸懵懂，呆呆地问：“然后呢？”
“然后就是让你的朋友赶紧回去休息，调整好心态。”护
士嘀咕一句，随即离开。
“这里有我们在，你去休息一会儿吧！”萧羽伈看到薛承
精神恍惚，拍拍他的肩膀。
薛承尴尬地笑了笑，“不要紧，刚才只是有点迷糊。”
纪凡说：“我看你最好还是去休息一下吧，护士说亦双没

有生命危险。”
“没事就好。”薛承咕哝一声，又舒了口气，“你们怎么过
来了？”
“晚宴结束后，我们问了小焱才知道出了这种事情，你应
该早点告诉我们的。”萧羽伈责备道。
“今天是你俩的好日子，不应该来这种晦气的地方。况且
我和念雅能应付。”薛承说。
“我特地等宴会结束了才告诉他俩。”百里焱说。
“你怎么也变得迷信起来了。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能瞒得
住我们吗！”纪凡责怪道。
萧羽伈动容地说：“只要跟他在一起，每一天都是好日

子。”
“这事来得很突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纪凡焦急地问。
薛承顿了顿，“亦双是在祈福路出的事故，当时刚好有辆

工程车经过，由于临近黄昏，又在转弯盲区，两车不知为何
就撞上了。至于事故的具体原因，警方还在调查之中。”
“祈福路？”纪凡轻声念叨。
萧羽伈问：“你觉得有问题吗？”
“祈福路离我公司不远，那里应该属于货车的禁驶区，怎
么会出现工程车呢？”纪凡说道。
“莫非另有隐情？”百里焱脱口而出。
“你们是否把气氛搞得过度紧张了，可能就是一般的车祸
而已。”萧羽伈说。
薛承的内心突然闪过一丝不安，但又说不上是哪里出了

问题。“警察已经着手调查了，我们等结果出来便知蹊跷了。
现在最主要的是亦双能够醒过来，其他的都不重要。”
“亦双肯定会躲过这一劫的，我敢保证！”纪凡拍拍薛承
的肩膀，仿佛给他注入了无穷的信心。
四个人看着病榻上满身是伤的叶亦双，顿时又陷入了沉

静之中。 （未完待续）

绝处逢生第二章

祸从天降（下）

清晨
琅琅书声牵出曙光
傍晚
烛光下，席无虚位
在知识的海洋里牧鱼撤网
课时是少了些
可交出的成绩单依然锃靓
有人质疑，这么多劳动
岂非荒废时光
殊不知
劳动是学习的“亲兄弟”
事半功倍
这是辩证法管辖的磁场
一次，老师为我当面批改作业
“为什么写成那样?！”
我无地自容
只觉得脸颊滚烫
课堂上
罗老师谈笑风生
句句玑珠落玉盘
字字铮铮显斤两
婴儿吮吸母亲乳汁
嗷嗷待哺，新燕啄泥绕梁
他的备课本
密密麻麻，洒洒扬扬
在唐诗《游子吟》里落下
针脚一行行

我的母校我的师（四）
水乡人家/文

毕竟胆小，当天下午，木棉叫白慧红陪她去了那家纹身
馆。白慧红体型高大性格泼辣，这让木棉心理上略有安全
感。果然，如林洋所说，纹身馆在菜市场后面一条小巷子
里，巷子的墙上，绘着各种图案，馆子的门楣和门板上，都
写着“火鸟纹身馆”，屋内传来港台的流行歌曲。
门虚掩着，木棉敲了敲，里面传来一个浑厚的男声：“进

来！”
推门入内，一个头上扎着民族风头帕、留着络腮胡子的

男人正拿着工具给一个年纪和木棉差不多的少女手腕上刺一
朵玫瑰，那朵花，红色，艳丽，呼之欲出。
“你们要纹什么图案？桌子上有图册，你们先选选。”那
个男人眼皮也不抬，继续手上的工作。
木棉翻着那本图册，供选的有各类花卉、禽类、动物

等，还有抽象图案和文字。她看到边上还有一本相册，便打
开，里面的照片好像是他把客户做的纹身图案拍下来珍藏
的，每一幅都惟妙惟肖。“太厉害了！”木棉发自内心地感叹
道，她观察着细节，继续说，“做刺青时，除了针对每一个客
户的需求，你还结合他们的性别、样貌和个性，再做适当调
整的吧？”
那个男人停下手上的动作，正色地看了看木棉，目光里

带了点欣赏，他嘴角向上弯了弯，说：“看样子，你似乎也懂
一点。”
“对于刺青，我属于门外汉。不过，我是学美术的，想借
此了解一下这方面的艺术。”木棉笑了笑，她翻到某一页，觉
得这一幅很眼熟，“这个，和阿龙身上的刺青图案很像哦！”
“对，他的纹身是我做的！”那个男人骄傲地说，“还不错
吧？”

“嗯，图案活了，而且也符合他的张扬。”木棉很有认同感
地点了点头，随意地说，“不了解他的人是做不出这个效果的。”
“那是，我们穿开裆裤的时候就玩在一起了。”那人也很
健谈，“他家就在边上。”
“你认识他？”那个男人突然感觉哪里不对，这才认真地
盯着木棉，心想一个秀气柔弱的小姑娘，不大可能会和阿龙
有什么关联。
木棉笑了笑，不点头，也不摇头。
“说吧，想纹什么？刺在哪里？”男人也不深究，换了话题。
“我⋯⋯”木棉假装犹豫，这个时候，白慧红接了一句
话：“你还真要纹身啊？你不怕学校处分你啊？”
木棉不禁暗暗为白慧红竖了竖大拇指，这演技，漂亮！
木棉蹙起眉头，装出很为难的样子，她盯着那个男人耸

了耸肩，说：“要不，等我高考结束后再说？”
“你也只能等毕业之后再考虑这个，现在，想都别想。”
白慧红白了她一眼，语气装得特别凶。
那男人倒也是个随意的人，他挑了挑眉毛，说：“由你们

咯，随时欢迎！”
出了纹身馆，木棉便去边上打听阿龙的家，辗转问了好

几个人，好歹问到了。
木棉来到那间独立的三层楼房前，敲了好一会，没人来

应门。正当他们准备转身离去，门“咣当”一声就开了，那
个人正是阿龙，却吓了木棉一跳，因为此时的他衣衫不整，
胡子拉碴，头发乱得像鸡窝，眼神飘忽，完全没有了一丁点
儿上次那种嚣张气势。
木棉惊呆了，瞬间忘记了自己来的目的，她就这么傻站

着，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阿龙的目光空洞，仿佛盯着一个
虚无的地方，见门口的人没有反应，他便准备把门关上。
“别关！”白慧红一着急，就用手肘一顶，挤进去半个身
子，然后转过头问木棉，“是他吗？” （未完待续）

木棉花开（七十九）

“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汪老有诗云。
喜欢汪老，喜欢他的文风，舒适淡然，喜欢他的

《人间草木》，喜欢他那颗赤子之心。记得汪老曾说：
人上了岁数，最可贵的是能保持新鲜活泼的、碧绿的
童心。《人间草木》足见汪老的童心、赤子之心。无
论是《昆虫备忘录》里的各种昆虫俏趣的描摹，《北
京的秋花》里各种秋意的渐浓，“行者无疆”中《昆
明的雨》里的情思入骨，“记忆的味道”里的《夏
天》中各种有形有味有趣的花、果、小昆虫如数家
珍，还是“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中《沈从文先生在
西南联大》的率真与童心，抑或是《金岳霖先生》的
有趣率真与旷世深情⋯⋯都让我无法放下手中的这本
《人间草木》。如果没有一颗赤子心，实难描摹这人
间、这草木的情味与意趣。
其实汪老一生遭遇各种磕碰，但依然坦言“世界

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它”，这份胸襟是我们中国历
代士大夫、真文人的胸襟。就像其子汪朗所言：“有
人把老头定义为中国最后的士大夫，可是这个‘士大
夫’，却实在没过上几天士大夫那种无忧无虑的日
子。”但是走近汪老，走进他的作品，我们明白汪老
的一生，就是用自己所景仰的“士大夫”的闲适之气
去迎接稀巴烂的现实生活，而且依然感恩生活。我想
这是我在《人间草木》、在汪老身上应该汲取到的一
点精神食粮。谁人不是这人世间的一草一木，谁人没
有个坎坷波折？尤其人在中年，现实难免无法圆满，
但我们这颗向善、感恩的心可以圆满。就像今晚的中
秋月，满月纯白，无瑕无缺。虽然过了今晚依然难逃
“阴晴圆缺”的宿命，但毕竟圆满过，或是来日圆满
可期可待，一切都值得感恩。如此一想，心中所有的
污气、瘴气、怨气，都可随之消散。其实生活啊，与
其怨怼，不如感恩。人生小圆满，其实在人心。
作别杨柳坑，作别在那山那海之间的各种遇见，

以此文为记，记录下我也曾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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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汪老
叶海鸥/文

不惑/文

江鑫荣/文

宋雪峰/文


